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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作协编著的“新荷计划”第二辑文丛

《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作品包括小说、诗歌、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

继续展示浙江青年作家的实力。浙江作家的文

学创作历来不乏灵气，而就第一辑出版时浙江青

年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稍缺的是厚度与宽度。

而现在，浙江青年作家创作风格与灵气之间的关

系则更值得关注，他们的创作风格丰富多样，即

便是同一个地区的作家，创作风格也是各异的，

温州小说家的创作就非常典型。我认为这正是

浙江作家创作灵气的体现。在第二辑的10位

“新荷”作家身上，这一特征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第二辑所选的5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到

个体的生活与精神依恃问题。作者的共同特点

是艺术感受力敏锐，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强，语

言和思想的呈现都比较好，而且视野比较开阔，

并不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但他们在具

体的选材和表现方面却又是很不相同的。该辑

里两位诗人创作风格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虽然都

写日常经验中的感受，但一位多用外视点，一位

多用内视点。此外，赵海虹的科幻小说在科幻与

现实相结合的方面一直颇具特点。

小说：关注个体生活与精神依恃

先看徐衎、悟空、西维、赵挺和丙方这5位

“新荷”作家的小说。徐衎是义乌人，他的中篇小

说《心经》主要揭示县镇小人物尤其是老年人既

可怜、又可鄙的生活状态和人性异变，风格冷峻、

犀利，揭世态、人性之丑的不留情面和刻毒让人

想到张爱玲。小说情节围绕着主人公、老年妇女

萃梅展开。一方面，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单身老

人，除了“十几、二十多年前的事亮着”，萃梅的生

活如“坐在不开灯的老屋里，通体漆黑”；她与女

儿合不来，来往不多，手机里只有三个联系人；而

随着周边老房子被外来务工者租占，“她也成了

自己故乡故土上的陌生人”。这是一个生活、情

感都缺乏依恃的值得同情的老人，而且看似“已

学会了不争不辩，沉默是金”。

但小说要让我们看的是另一面。其实，这个

“老女人”的“清心寡欲”只是她对周围环境的顾

忌，在内心深处，她羡慕“要在有生之年五毒俱

全”的王阿婆。守寡之后，她希望自己患上小叶

增生，好从名医陈努明那里领受一点公开合法的

爱抚；在女儿的婚宴上，她撅着嘴“噗噗噗”地吮

吸奶油，“那是一种充满肉欲的，不由自主的享

受”，而且三杯酒下肚，她就忍不住和亲家公调

笑。如果说这些只是压抑不住的“欲”的话，那么

作者还写出了压抑不住的“恶”。在和保健公司

的接线小姐通电话时，她敢破口大骂；又因咒骂

时被女儿和外孙女看到，“已然晚节不保，干脆破

罐破摔，凶相毕露”，冲着那帮外地人住的房子开

骂。小说最后写她回家时发现鸡笼里有只小老

鼠，就把它钳到小铁笼里，用冰冷的地下水慢慢

淹死。这真是变态、扭曲的人性的全面展示，真

实到冰冷。

但小说里丑恶的不只是萃梅，之前的王阿婆

就是榜样；也不只是城里人，王阿婆死后，她的小

保姆就与她的姘夫住到了一起，但当小保姆知道

姘夫要把存折留给她时，就把无意中得知的姘夫

是个逃犯的信息告诉了萃梅，让萃梅去举报。丑

恶的也不止是人性，还有身体。老女人萃梅的身

体是酸馊馊的，而少年时的月华去浴室叫父亲，

看到的是“那些泡得白里透红宛如死猪的老男

人，纷纷向她投以利箭似的目光”。丑恶的还有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小保姆的告密，亲人之

间也是冷漠的。王阿婆死了好几天了，“孝子贤

孙们”都不知道；父亲在浴室晕倒后抢救，月华想

到从此可以不用去浴室了，“由衷而笑”；她还给

萃梅买了个运动手环，为了避免“万一哪一天你

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作者对笔下人物各种丑恶的解剖非常犀利，

但情感态度又是隐含在具体的描写之中的。比

如写萃梅的生活状态：“打开碗柜，清清白白的几

口碗几只盘……给人一种白森森的杳无人烟的

恐怖感”；比如写王阿婆姘上许舒华后，“胃口大

好，胃却受不了”，“觉得和许一起浑身轻飘飘的

像要飞起来”。讽刺和犀利似乎都是自然而然

的。小说的语言准确、老辣，叙事冷静、克制，很

难想象是出自一位“80后”的作家之手。

悟空原名陈莉，贵阳人，布依族，1993年起

生活在杭州。她的中篇小说《初心》主题也是情

感失恃的问题，但风格比较老成平和。小说的主

人公绍捌是布依族，由部队转业到一个国有大企

业，后来当了副厂长，他能歌善舞和明星一样的

长相吸引了南下军代表的女儿唐婉。他办工厂，

搞企业，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但他的心并不在

这里。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越来越怀念布依族的

生活，后来终于与唐婉离婚，跟开农家乐的布衣

族女子阿依生活在一起。

绍捌的情感失恃首先来自少数民族和现代

城市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不管在性格上还是文

化上，绍捌与唐婉都存在很大差异。“唐婉看绍捌

都是陋习，布依族的陋习，逢年过节喝酒，更是陋

习。”人到中年，就更过不到一起。而他在城里长

大的女儿庭东、庭梅也一样歧视布依族和乡下，

不爱回老家。绍捌的心灵无处安放，当他无意中

来到阿依的木板小店，不自觉地就被吸引了。但

阿依随后盘了大店，太热闹，游客太不像话，就与

绍捌心里的布依族不一样了。“绍捌躺在后院的

竹椅上，望着对面的青山，想不起自己可以去哪

里。”作者由此写出了一种人被连根拔起后的孤

独。

小说的一大特色是对布依族文化的描写，尤

其是对鸭河寨风光、习俗和历史的描写，具有原

生的山野趣味。虽然小说并未直接对现代都市

文化和布依族文化有所褒贬，甚至还通过绍捌之

口表示：“他不同意刻意保留布依文化的意见，寨

子没人了，布依语也没了，它就不存在了。”但作

者的情感倾向是明显的：“农忙的时候种田唱歌，

闲暇的时候跳舞唱歌，没有什么深厚的文化，更

没有汗牛充栋的经书”；但“婚礼上的山歌，竟然

这么好听，欢快自由”；“布依寨子的女人，跟着母

亲耳濡目染，长大了，都是温婉可人的”，等等。

这种情感倾向还体现在人物的性格上。这

篇小说的人物性格鲜明，但都滋生于他们的文化

背景。唐婉、余白都是毒舌，而受唐婉影响的庭

东、庭西则更是张牙舞爪。而小说中的布依族

人，基本上都是活泼、温婉的，但内心却不乏坚

定、果敢，所以在看似温婉的绍春面前，唐婉、庭

东都不敢太放肆。绍捌就更勇敢、决绝，表面上

他把钱交给唐婉管，但当他得知庭东带人砸了阿

依的店后，他马上把工资卡、存折挂失，把全部的

钱都给了阿依。这并不是冲动：“绍捌这时候已

经想通了，人活一世，喜欢什么，要大胆说出来。”

可以说，小说实际上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小说

对现实、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显而易见，作者对布

依族文化、生活的熟悉也能从细节中得到体现，

但总体来看，作品在剪裁上尚不够简洁，结尾的

处理有点仓促、随便。

西维是宁波余姚人。关于中篇小说《迁徙》，

她说，“我将曾经属于我的童年生活一部分的事

物从记忆之中端出，小镇的人、事，以及具有小镇

特色、于小镇四季风物中不可或缺的动物或是植

物”，如果失去这些“值得信赖的事物”，“便等同

于失去了庇护所……连记忆之中的真善美也将

蒸发殆尽”。显然，过去的小镇对于西维来说，实

际上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小说是以一个外来转学者唐珊的视角展开

的，一边写她自己的生活，一边写她看到的小镇

上的生活。小镇很偏僻，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

馆，理发店也只有两家。这里环境优美，虫子的

声音很美妙，但唐珊却感到孤独。她和舅舅、舅

妈没什么交流，同学们虽然喜欢看她，但只有几

个语文成绩好的女生会说几句普通话，所以她只

好和原先的一个“谈不上心灵相通”的男同学通

信，因为她实在需要一个情感的依恃。“她在一个

必定要离开的地方，却又不知道去向何方”，“未

来始终是蒙蒙一片”。

那么小镇上其他人的生活呢？“他们都随遇

而安”，“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儿女们并不抱什么期

望”。舅舅学校的老师们教书之余也种菜，惟有

舅舅从来不去和其他老师一块打扑克、搓麻将，

而是用看书来打发时间；也惟有舅舅为了考研究

生天天背英语单词，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仍没放

弃。“她相信，他必定是孤独的”。那个城里来的、

除了声音“举手投足都一如既往地优雅婉约”的

舅妈，也“满身透着孤独的气息”。人们都孤独

地、无所寄托地生活着，似乎只有那位用那双曾

经弹钢琴拉二胡的手弹着一架电子琴的退休教

师，才是真正超脱地生活在这僻静的土地上。

这篇小说虽然也表达了对生命孤独、失恃的

体验，但毕竟是一个少女的观察与体验，所以它

传达出来的并不是疼痛和绝望，而是少女的忧愁

和感伤，而这一切又时常会被优美的田园、少女

的童真所冲淡，形成一种“美丽的忧伤”。西维的

小说经常是散文化的，并不追求情节的起伏、紧

凑，而是追求一种自然、平淡中的韵味。她的小

说语言也充满诗意，就像小说的结尾：“她想到了

稻田里的白鹭。不管她看到的是不是真的，白鹭

们就要来了。在这个夏天，成群地飞翔于稻田的

上方。”

赵挺是宁波人，他的中篇小说《南方，慢速公

路》，风格有点类似于《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

写的是“晃晃悠悠的”“我”准备开车去北京，结果

却在原地兜圈的四天里所发生的事，这让人想起

霍尔顿·考尔菲德离开学校到纽约游荡的三天。

如果说愤怒与焦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两大

主题，那么它也可以说是小说《南方，慢速公路》

的主题。再结合小说中提到的《末路狂花》和杰

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作者所受到的文学影

响就更加明确了。

小说开头，“我”给自己列出了去北京的三个

理由：“第一，趁着不算老，无所顾忌地离开一

次。第二，老柴在那边等我。第三，等我老了，不

至于像张老头那样”。老柴是一个在北京混艺术

圈的，张老头一辈子没离开过家。当然，“无所顾

忌”与“离开”是关键。但现实正好相反，“我”的

雪佛兰往北开了大约只有一公里就坏了，而“我”

实际上连去北京的油钱都不够，“我”思考了一天

才终于把它拖到了修车铺。随后“我”就只能在

城里转，结果发现女友陈小猫第二天就和“我”的

同学、建筑商的儿子嘴对嘴地在一起了；接着

“我”又发现让“我”替他去北京的张老头的房子

要被拆；修好的车被朋友阿图借去骗女朋友；直

到最后被“我”老爸逮个正着。

小说里有很多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内容。一

是不正经的叙事语调与沉重现实之间的反差所

形成的审美张力。“我”之所以选择北上，与其说

是因为上面的三个理由，不如简单地说是因为像

“我”这种“富有思想喜欢写作的人”，在现实面前

的无所依恃和无所适从。不正经的背后是现实

与远方之间深刻的悲伤。二是作者编织戏剧化

情节的能力，比如“我”和陈小猫、张老头电话里

的相互说谎，他们以为“我”已在去北京的路上，

而实际上“我”在偷偷地看着他们。很有戏剧性

的离间效果和机智幽默的对话时常让人忍俊不

禁。三是随处可见的隐喻和潜台词丰富的语

言。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和反

讽；而小说最后，只有中文系的大四女生西瓜愿

意陪着“我”，这其中也应该是有深意的。总之，

赵挺的这篇小说现代意识鲜明，其中显示出来的

机智与才华，让我对他的创作充满期待。

丙方，原名吴勇霞，丽水人。此次入选的短

篇小说《三天两夜》讲述一个“借种”的故事，题材

并不新颖，但优点在于小说对女主人公应茹心理

活动的细致刻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观念

转变之艰难。应茹和林详在上海开超市，赚了不

少钱，但没有孩子，检查的结果是林详有问题。

林详是独苗，于是婆婆有了让应茹借种的想法，

对象是在超市里打工的老乡刘小斌。婆婆一开

始提出这个建议时，应茹当场把盘子摔了，但三

四个月后，当林详借故回乡，让她和刘小斌独处

时，“她像被人捂住了嘴巴，什么也说不出来”，因

为在心里她一直是欣赏刘小斌的。面对刘小斌，

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脏突突直跳”——“确切地

说，有不安，有羞耻，但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期

待”，但两个人都克制住了。傍晚时分，林详回来

了，应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林详说了一句“去

他娘的孩子”。小说一方面反映了乡村生活观念

转变之缓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涉及了生活的依恃

问题。除了赚钱、传宗接代，他们的生命里还有

什么？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应茹突然觉得好累，

她忍不住问：“为什么每天要像机器一般活着？

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吗？为了孩子？”

一连串问句说明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小说

总体上来看比较浅显质朴。

李慧慧是舟山岱山人，创作有诗歌、小小说、

散文，此次入选的是4篇小小说。小小说是一个

比较尴尬的文体，因为篇幅短，所以经常需要一

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容易入套。从入选的4

篇小说来看，前两篇较好，后两篇稍逊。《今生欠

你一个拥抱》写在几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因为开

心都在相互拥抱，只有陈雪例外。后来在同学何

阳的葬礼上，陈雪哭得比任何一个女生都伤心，

大家都以为那是因为班里这两位仅剩的单身男

女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后来才知道陈雪是因为

狐臭而自卑。小说的优点在于设置了两个悬

念。陈雪的哭是因为一个生命的早逝，她认为她

也是造成其生命不完满的一个因素，而这偏偏是

一个终身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小说的主题

因此高了一层。《包裹终于打开了》写的是一位女

性从被迫的婚姻到被婆婆和丈夫感化的过程。

主题并不新颖，优点在于对“包裹”的处理。这个

从母亲家里带来的包裹，代表着她的态度，最终

她把包裹从最显眼的地方移到了橱柜里，但在小

说中，包裹始终没有打开，成为一个隐喻，这就让

小说增加了一点含蓄。相比较而言，《私奔》和

《五星级父亲》主题和写法都相对老套。

诗歌：表达日常经验 寻求创作突破

诗歌方面，这次选的是哑者无言和啊呜这两

位“80后”诗人。就当下“80后”诗人创作的整体

情况来看，用日常口语表达诗人的日常经验是一

种比较普遍的创作倾向。其优点是情感真实，紧

贴生活，但缺点也是太贴近生活，诗歌内容和作

者感悟差不多，缺乏个性和辨识度。哑者无言和

啊呜的诗歌也是表达日常生活经验、情感和思考

的，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寻求突破的努力比较明

显，创作风格也有明显差别。

哑者无言本名吕付平，陕西旬阳人，2007年

底定居宁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哑者无言很明

白打工阶层的遭遇和情感。所以，用平等的眼光

去描述他们的遭遇，体会他们的情感，成为他诗

歌创作的一个重点。入选的11首诗中，《寻人启

事》写一个打工者的生命之轻；《叫卖者》写两个

进城者在“粗粝和冰冷”的雨中相互的安慰和鼓

励；《某人》抒写的是诗人对自己生命历程的静观

和反思；《如果时光慷慨，我想做最后一个离开的

人》抒写的是“我”对那些离去的人的关爱与守

护。诗中的人文关怀显而易见。

但哑者无言的诗经常会在描述进城者生存

状态的基础上，展开对生命历程本身的追问。比

如《读城》抒写的是对早起晚归者迟早都要在时

光中消逝的惆怅；《一棵进城的树》更关注城市对

进入者个性、尊严的损害和进城者自我的丧失与

疼痛；而在《那些远去的名字》中，任何一个远去

的个体生命在诗人看来，都“大到整个春天的风

和阳光、整个民族的祈祷和张望”。这些诗歌的

格局和视野，显然不只是艰难生活的简单描述和

抒发。

哑者无言诗歌的题材比较宽泛，《慢》《欠债

者》《生命中那些舒缓的叠词》抒写的都是人生的

普遍情感，而被认为是其代表作的《口信》，内容

和技巧都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这首非常简短

的诗给人的第一感受是生命的诡异和无法把控，

一个简单的恶作剧带来的“美丽的错误”，可能会

改变人的一生，造成生命中无法弥补的歉疚，但

诗中的一段“注释”又把读者引向了更为复杂的

社会内涵和想象空间。哑者无言的诗多具叙事

成分，具备用朴实的意象提炼生活细节的能力，

“简洁的口语加风趣的叙述，但另一种沉甸甸的

东西隐藏在了字句后面”（柯平语）。

啊呜2005年由重庆到浙江舟山定居。其诗

歌也来自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但相比而言，哑

者无言的诗是向外的，而啊呜的诗是向内的，更

多抒写个体与现实对抗中内在生命的情绪和情

感。啊呜选择诗歌创作，是为了“不断地在虚幻

的现实表象之下，给予自我以内心的真实”，“我

不能让现实的墙压下来，把我压成本心所抗拒的

另一个形状、另一种面目”。

由于更加关注内在的生命感受，啊呜诗歌的

题材更加宽阔，一切对其内在生命产生刺激的事

物，都能成为他诗歌的抒写对象。而在啊呜那

里，诗又是他“在一些悖谬、反常的情境中，甚至

是想象性的空间里，探求存在的经验”，是“在现

实的狰狞和内心的温柔之间获得平衡”的一个中

介。所以，大量悖谬、反常意象的呈现，可以说是

他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观沧海》中一对对悖谬

意象的陈列就非常典型。生命的悖谬感也来自

于世俗生活的羁绊，比如《他》，身子像树埋入了

世俗的尘土，内心却想“抽出一片叶子，立于/大

脑之外”，如果“脱离了大地”，必须“砍下自己的

头颅”。

从啊呜的诗里，还可以看出他对外界的警惕

和对生命价值的敏感，某些部分甚至让人联想到

鲁迅的《野草》。比如被看：在浴室里，“我”仍然

注意到“窄小的天空”从通风口里“望着我”，“让

人无从遮掩”（《偏移》）。比如生命的两难境地：

“我”被陌生的地方割伤，让“我”与陈旧的过去分

离，但这“永远新鲜”的伤口又证明“我已经在不

断地死去”（《地图》）；“我因无法获得未来而绝

望/我得以长久地死于过往”（《浪子》题记）。比

如死后的尊严无法保障：一条“已经死了”的秋刀

鱼，被“陌生人”砍了头，虽然它“死后坚持直视”，

“盯着荒谬的火”。不管啊呜的诗是否受到过《野

草》的影响，它们对生存的荒谬体验确实是相当

深入的。

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与现实紧密结合

赵海虹是杭州人，科幻、儿童文学作家。其

科幻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科幻与现实紧密

结合，表达她对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思考与警

惕。《宝贝宝贝我爱你》发表于《科幻世界》2002

年第8期。小说讲述的是商业、科技是如何入侵

人的家庭、情感和生命，并对伦理、人性产生损害

的故事。“我”是一个网游公司的软件程序设计

员，被老板派下任务，用全息电脑开发网络游戏

“养宝宝”。为了提升游戏的真实感，并不想要孩

子的“我”引诱老婆蓝子生了孩子“贝贝”，以便从

她身上获取实际经验。

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伦理问题：父母对孩

子的情感能不能被用来做游戏？在小说中，“我”

接受了老板的指派，但在制作过程中，“我”反复

“质疑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小说提出

的另一个问题是，强大的商业资本和科技的合法

性问题。因为在它们面前，具有生存压力和人性

弱点的个体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面对那套

全息电脑设备和游戏开发成功后 10%的技术

股，以及“我不干也自有别人愿意”的现实，“我”

只能放弃良心和伦理。后来，当“我”认识到贝贝

只有一个，而“宝宝”却永远不会失去，并决定痛

改前非时，却被蓝子发现了。小说最后，作者安

排离婚后的“我”无意中遇到了贝贝，并从中获得

了人性复苏的结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设

计。

朱小莉是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入选的《冲动

妈和淡定爸》（节选）出自其《百变大小姐》系列第

四册。节选部分围绕着杨皮皮一家展开了对有

关社会家庭教育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具有一定的

现实性。有人评论朱小莉的作品“像是漫画式

的小说，像漫画一样好看，又像小说一般精彩，

语言风趣，人物鲜明，故事跳跃”。“漫画式”的确

抓住了朱小莉作品的特点，因为她笔下人物的

性格基本上是漫画化、定型的。故事中，杨先生

是IT行业研发工程师，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能

保持淡定，所以叫“淡定爸”；杨太太既是“时尚

辣妈”，又是职场高管，性格冲动，所以叫“冲动

妈”；而杨皮皮则是个所有科目成绩都中不溜的

小学生。这种标签式的人物性格设定，好处是能

给读者比较深刻的印象，但缺点是缺少变化，给

人总体感觉太过低幼，缺少提升。而且作品中大

量时俗话语的运用，对孩子的语言教育来说未必

是件好事。

总的来说，“新荷计划”第二辑文丛中的作家

作品风格各异，这是浙江作家创作灵气的一种表

现，这在其中某几位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但没有真正坚实、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文学素养

而单靠灵气来支撑的写作，肯定是走不远的。

我希望他们不要犯“懒散”的毛病，扎扎实实地走

下去。


